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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城罗文是故乡铜城罗文是故乡
□□代江涛代江涛（（四川四川））

在时间的河流中，总有一些人、一些
事、一些地方会被追寻、铭记和神往。

追寻的对象可以是一对佳人的爱情，
或一位姑娘的青春。我不认识她，也不可
能见过她本人。然而，我十年前就知道她
的名字。直到这次与好友闲聊，我又多了
一点对她的了解，她还是我的老乡。

青春的气息扑面袭来。
这张黑白半身照，像极了现在的手机

自拍照——面容清秀的女子，乌黑发亮的
发丝被轻轻束起，形成一道独特的马尾
辫，旗袍上的盘扣简约而精致。

我静静伫立在照片前，凝视她的美
丽。乌黑的头发，甜甜的笑意，一眼对视，
全身仿佛被她散发出的青春气息笼罩。

她是谁？93 年前的凌晨，太阳还在沉
睡，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后河的静谧，
当地大财主邹炳昌迎来了他的最后一个
女儿——邹兰芳。

5 月 25 日，达州市地史专家邓高在四
川文理学院西门等我，乘坐他哥的车出发
去罗文，途经罗家坝，作短暂停留，了解罗
家坝巴文化遗址。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
站在了罗文的土地上。午餐之后，盛情的
镇长当起了导游，我们一行三人穿过回澜
桥，前行大约 10 米右转，便来到了邹兰芳
出生的房屋。木门紧闭，房顶大面积掉
落，横梁严重受损，已被当地政府贴上“危
房”的标志。

罗文是大巴山腹地的一个小镇，五龙
山、八台山、鱼泉山等，绵延起伏于四周，
后河从镇东淌过，五龙山点缀于镇南，镇
西隔着几座大山和无尽的丘陵、平坝，便
是嘉陵江。天高地远，山清水秀，邹兰芳
的祖上，便世代生息于这既封闭又敞阔的
地方，因嘉陵江水系这一线活水，与世界
保持着既遥远又密切的联系。这便是罗
文，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山水佳处，一个令
邹兰芳魂牵梦绕的故乡。

万源别称铜城，因山好水好，物产富
饶，素有“万宝之源”的美誉。满目的青山
绿水，固军坝起义打响了川东武装斗争的
第一枪，万源保卫战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
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荔枝古道“两进两
出”，茶马文化，成就了万源“红绿相映，黑
白分明”的地域文化特质。因此，早就高
山打鼓，远近闻名。

邹兰芳生于斯，长于斯。出生于地主
家庭的她，是千金小姐，从小过着殷实的
生活。邹家人并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
德”，一直都让邹兰芳接受教育。邹兰芳
还有两个哥哥，少年从军成为国民党高
官。哥哥对她很不错，大哥更是把胸膛拍
得震天响，说：“妹子，只要你肯读，哥两个
就一直供你读，一切花销包在哥哥们身
上！”在哥哥们的资助下，邹兰芳走出山
沟，走出罗文，到重庆上大学。天有不测
风云，父亲和两个哥哥相继离世，没留得
半分财产，只留下两个可怜的孩子。战乱
年代，生活不易，养活自己都十分困难，还
要带着哥哥遗留的孩子，对于还在重庆大
学相辉学院法律专业读书的邹兰芳来说，
未来的路大雪横飞。然而，更为雪上加霜
的是，她得了肺结核。在当时，这种疾病
无疑是给她下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举步维艰的日子，邹兰芳没有自暴自
弃，更没有感叹人生的不幸，而是保持一
颗感恩的心，苦苦强撑着。此刻，她正值
青春芳华，情窦初开。不久，在罗文老家，
一位男士写来追求她的信件，她看完后，
感动之余，把信烧了。她深知，现实的生
活告诉她，她更需要一根“救命稻草”。时
间来到解放初，既喜欢读书也喜欢看报的
她，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思想检
讨”。从看“思想检讨”中，国学大师、清华
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走进了她的
内心世界。

得知吴宓是重庆大学教授，内心良
善，过着单身生活后，邹兰芳鼓起勇气给
吴宓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夸赞
吴宓的文章，满心欢喜地表达着自己的崇
拜之情，活灵活现地展现着一个女孩如火

的热情。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邹兰芳的信
因为字迹秀美，文采飞扬，一下便被吴宓
记住了。吴宓又认真地读了好几遍，随后
便仔细地给邹兰芳回信。信中的初识后，
邹兰芳似乎看到了未来生活的一点微光，
顿时芳心大悦，决定趁热打铁，不断写信
聊天，分享开心的事情，憧憬美好的夙
愿。最后，她带着资料走进吴宓教授家中
请教。

常来常往，或许是吴宓渊博的知识让
她崇拜，或许是吴宓良善的内心让她踏实，
又或许是邹兰芳的青春热情再度让吴宓那
颗尘封已久的心滚烫起来。她便以“照顾
老师”为由，直接在吴宓家住了下来。

邹兰芳替吴宓缝补衣服，负责他的饮
食起居，吴宓也给她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殊不知，那颗爱情的种子已在邹兰芳心中
破土而出。

一帆风顺的人生是没有意思的人生，
邹兰芳更喜欢雨后的那道彩虹。

去的次数多了，邹兰芳便发现了新情
况，想追求吴宓教授的可不止她一个，她
的竞争对手是图书馆的一位女管理员。

女管理员常借着工作之便，帮助吴宓
选书、借书，深得吴宓好感。

深陷爱情的女生是非常小气的，更何
况如“救命稻草”一般的男人。那醋坛子
终于被打翻了。邹兰芳和女管理员大吵
了一架，大概表达的意思是“我和吴宓先
生情投意合，相互喜欢，你别有其他想
法。”这个女管理员怒气冲冲地回应她：

“吴教授和我都有过肌肤之亲了，没机会
的是你。”不久，女管理员因为和另一男子
的情事被撞破，证实了她所说的自己和吴
教授有过肌肤之亲是脱口而出的气话，是
谎言。

尽管如此，吴宓和邹兰芳之间也被传
得不清不楚。学校领导用委婉的方式找
到吴宓了解他的感情状况，面对年轻女子
的热情追求，吴宓难免不心动。

已然，那一束光突然照过来。坠入爱
河的吴宓同意与邹兰芳结婚。那年，邹兰
芳 22 岁，青春正好；吴宓 59 岁，已值老
年。因为年龄问题，他们的爱情在当时饱
受争议。这时，邹兰芳对吴宓摊牌：“哥哥
们对我很好，我是一定要抚育侄子们的，
不敢求明媒正娶，哪怕做个小妾我也愿
意。”不仅如此，她还把吴宓当成“救命稻
草”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邹兰芳深
信，她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爱那么神圣，
爱要坦荡荡。

也许是因为邹兰芳的真诚，面对邹兰
芳提出的要求，吴宓点头答应，并让她放
心，一定是合法妻子的地位。

吴宓善于言且敏于行。不久，他便在
山城与邹兰芳结婚，婚姻当天，邀请诸多
亲朋见证。在书友们的祝贺声中，吴宓感
到幸福极了，他在《藤影荷声馆晚岁集》中

有专门的章节记录自己的开心。
开心的事总是接踵而至，邹兰芳与吴

宓有了见证爱情的结晶。1953 年底，在老
舍住过的北碚九院的产房里，邹兰芳诞下
了一个女婴。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一切都不是问
题。我想，吴宓先生并不是什么人都能靠
近，邹兰芳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女
知识青年，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委身
的。他们喜结连理，是爱情的魔力打破了
年龄的枷锁，是爱情的琴弦拨正了世俗的
偏见。这世间之所以美好，皆因为有爱。

婚后，两人也不顾旁人的眼光，老夫
少妻组合，常常牵手在校园里散步，日子
过得还算和谐。

婚后，吴宓为邹兰芳解决了工作的问
题，千方百计为她求医治病。同时，承担
起了抚养邹兰芳两个年幼的侄儿侄女的
责任。

假如没有爱，男人哪里来的责任和担
当，正是因为爱，他愿意将自己的这份爱
延续到底。1956 年，25 岁妙龄的邹兰芳
香消玉殒。撒手人寰前，她情真意切、字
字泣血地说，今世，她们整个家族都欠着
吴宓大师的恩情。如果可以，把她安葬在
故乡，请求吴宓退休后，也跟着她回到故
乡去。

吴宓先生让邹兰芳放心，他会继续抚
养两个年幼的侄儿侄女，并供孩子们上
学。不仅如此，他还曾为邹兰芳的侄子开
桂解决工作。开桂这个年轻人，并不是邹
兰芳的亲侄子。开桂原名叫周开桂，跟随
邹兰芳的父亲邹炳昌逃难到重庆后，改名

“邹开桂”。
邹兰芳虽然走了，但是吴宓的爱情并

没有因此而走到尽头。吴宓将邹兰芳生
前所用过的、看过的书籍全部封存，放在
一个特定的地方。家里来了认识邹兰芳
的客人，他会忧伤地介绍说，那些是邹兰
芳的遗物。

每逢吃饭前，吴宓都要低头默祷两三
分钟，追思邹兰芳。当时看电影的机会难
得，吴宓偶尔也会去看电影，他总是一个
人买两张票，旁边的座位虽空着，但在吴
宓心里，邹兰芳一直都在。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吴宓只要散步到
嘉陵江的崖边，便要望着对岸的陈家山，
双眼濡湿。我相信，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
式，在表达，在思念，他深爱着的那个邹兰
芳。

岁月无路可退，唯愿殊途同归。
此刻，我站在罗文街上。微风过处，

成片的栀子花树沙沙作响。邹兰芳逝去
68 年后的今天，有多少人还知道那一段旷
世情缘？

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栀子花开时
的场景：花瓣掉落，芬芳成雨，一如他们的
爱情。

20岁时的邹兰芳。 吴宓和邹兰芳结婚时，朋友们送的贺词。


